                      老彭那些事儿（小小说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余孝安/文

   老彭只比我先来到这个世界十多年，可经历的事情却是我的好多倍，退休时也没有混个一官半职，也没有大房子小汽车，朋友有时调侃称他：“一根筋！”。他听了也不生气，也不争辩。实在逼毛了，也只是不温不火地说：“想干好这个职业，最好离那官，离那钱远点儿！”。

   可办起案件来，却是另外一番模样了。十多年前我刚刚调入法院任书记员，他多次让我吃尽了苦头。

   那是金秋十月的一个上午，刚刚过完节日，睡梦中我还在那家乡漫山遍野的红叶中漫步，梦中醒来，已日上三竿，一看表，离上班时间仅有十分钟了，我急急忙忙往办公室赶，奔跑中才想起今天有庭审记录，到达审判庭，阿弥陀佛，刚刚到点。一看老彭一脸严肃地立在审判台入口处，我面红耳赤，急忙冲到书记员席位处说了声：“全体起立，请审判员入席！”，可这时，我脑袋嗡嗡着响，还没到办公室拿笔和纸呢！老彭看我紧张成这样，用手示意了我，这时我才看清，笔和纸已经被老彭工工整整地摆在记录台上了，心里总算松了口气。可接下来的事情再次让我陷入了困境。

   这是一起离婚案件，两人因为感情纠葛多年，矛盾不断升级，达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，因此双方在法庭辩论时，用哒哒哒的“子弹”疯狂向对方射击。无论我怎么加快记录速度，还是跟不上当事人双方的节奏，我知道好多地方我都没有记录下来，并且记录潦草不堪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希望法庭辩论的次数减少，可没想那老彭却反而比平时的案件增加了辩论翻次，我暗暗叫苦不迭。无奈中我只好稀里糊涂地记录，庭审结束，我自己都无法辨认了。怎么好意思给当事人校对呢？后，我急中生智，悄悄给老彭耳语了一句，“能不能再开一次庭呢？”，但被他坚决的拒绝了！尴尬中，只有等待当事人来“审判”我了。

   可没想到，接下来，老彭却悄悄把一叠漂亮的行草记录塞给我，让我慢慢整理笔录，等待校对。我一看那记录，内容完整，连那当事人说话的语气都不差分毫。佩服中，我羞愧自己还是个大学生，还不如老彭这个师范生。

    第二天，老彭没有责怪我，反而说了如何提高笔速，如何练字的要领，为此我练了十年。后我成了审判员，才真正认识到笔录是多么重要。它是裁判必不可少的依据，是裁判公正的起点。

   慢慢地我才真正了解老彭，字如其人。为了字他练了二十多年，每天一个小时。还每天坚持两个小时学习，那常用的法条，在那一章，那一款，那一项，那一目中，何年何月做了修改，何年何月最高法院作了司法解释，都能随口说出。写起判决书来，也如鱼得水，他写完判决书，才一丝不苟核对法条。

   老彭的另外一个嗜好是就是喜欢琢磨那，乡村风俗习惯，一旦看到案件的双方当事人，矛盾不是很深沉，他就带上我走乡窜巷。把当事人聚在一起，一阵“兄弟啊，远亲不如近邻啊！”，“是兄弟打破脑壳都能够相得起呢！”，一阵“钱财如粪土，仁义值千金啊！”，待看到当事人火气消了，又分别与当事人一阵耳语，后看协议基本一致，再用笔方圆一番，没想那当事人还真就服了，签字画押同意了。我在旁边看着，心里纳闷了，我怎么好说歹说，当事人就不听呢！后，我慢慢请教，老彭悠悠然说道：“那老百姓，你认为像你我啊，天天去琢磨法律吗？他们耳濡目染的是习惯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方习惯左右一方人，慢慢你就深知里面的道道了！”。

   按理说，老彭这水平作个庭长，主任什么的足足有余，可没想到退休了，当过最大的“官”，也只是个审判长，并且是临时的，里面的道道，无论我怎么问，他就是缄默无言，如果你不相信，不妨随我去那小房子看看他，顺便欣赏一下那些充满哲学意味的花草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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